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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晴朗李寒的诗

（特邀组稿 陈星光）

尘世
城市压低了音量，放缓了

匆忙的脚步。

有家的人，返回了故乡。

又是一年岁末时。

黎明的昏暗中，摸索着起身，

羊肉，萝卜，豆腐，炖在了锅里。

用一把使了十几年的勺子，

轻轻搅动着玉米粥。

淡淡的水汽迷蒙了玻璃，不用看，

窗外依然是阴霾。

楼下传来做白吉馍的小贩，

熟悉的剁肉声。

尽力回想残碎的梦境，像双手不舍地

握着一块冰。

破败的旧屋，衰病的母亲⋯⋯

过年了，回家吗？我的故乡已随母亲

埋入冰冷的泥土，

她们只是出现在我频繁的梦中。

又是一年岁末时。

白发渐多，皱纹渐深，

喜悦和忧伤都渐趋平缓，

对未知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耐心。

厨房里飘散着食物的清香，

该叫妻子起床了 ——

从擦出的一角玻璃，我看见

一朵一朵的雪花

正落向尘世。

书店一日
最强的寒流正在南下——

这一天，

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没有什么事情令我不安。

岁末临近了，

所有的尘埃落定，水浅石出，

一些事情有了本该有的

结局。

这一天，依旧是

擦地，浇花，理书，推介诗集。

时近正午，趁阳光照进南窗，

把花盆搬上窗台。嗯——

此时我可以坐进我的一角，躺在藤椅上，

看书，默想，打盹儿，

与那些花草，得享两个小时

金子般的温暖与明亮！

这一天，卖出了几本书，

知足了！

我知道，我们还被一些人

持续地爱着。

这些诗集被仔细包裹，会随我们的

祝福远去！

（读诗人，请接受我们的祝福！）

暮色染黑了门窗，这一天，结束了。

这一天，

其实还远没结束！

七点的灯光下，书店成为了

我们二人的书房。一本厚厚的诗集

在电脑前打开，

我与阿赫玛托娃的长谈

才刚刚开始。

吕振挺是我在永康中学读书时的学长，比我高三

届。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他是六六届高中毕业

生，我们那时就认识。

吕振挺于1981年从浙师大政史班毕业，分配在

永康一中任教。在1984年机构改革中，吕振挺被选

任为永康县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从此走上了县

级领导岗位，我在 1987年从东阳县调回永康，被安

排在永康县教育局任职，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

当时教育系统的多项重要工作。如：当时按照浙江

省政府的要求，开展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吕振挺

是县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而我则任

危房改造领导小组下属办公室的副主任。那时为了

改造中小学危房，确保师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工作

环境，他带领我们，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去宣传发

动，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去检查敦促，花费了大量的

心血。记得1989年 7月 23日，我县发生了“7.23”特

大洪灾，吕振挺带着我来到了重灾区——舟山镇，不

顾泥泞，深入学校教室，慰问受灾师生，察看房屋倒

塌情况，与当地乡镇干部商讨各种救灾措施，争取早

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其情其景，至今还在眼前浮

现⋯⋯

吕振挺作为一个本县籍领导干部，还十分关心

和支持外籍来永康任职的同志。大约在1990年，吕

振挺改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轶超同志从金华

调来永康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吕振挺多次指示

我要积极支持陈轶超工作。由于当时教育系统许多

人不熟悉陈轶超，吕振挺安排我去教育系统人大代

表的所在单位，向人大代表们介绍陈轶超的工作水

平和经历。吕振挺在政治生涯中还是一个大胆改

革、勇于创新的干部，1993年，他当选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吕振挺不久调任中共金华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我们之间接触比较少了，但我知道他仍然关心着

家乡的各项事业。

吕振挺退休后，根据市领导的委托，担任了我市关

工委主任。任职后，他充分调动许多已退休老同志的作

用。想方设法，努力争取，把我市关工委的工作搞得有

声有色，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赞扬和肯定。在任关工委主任期间，他还牵头和筹划了

方岩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重建工作，为纪念历史，为

永康人民增加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做出了贡献。

2016年 1月 12日，吕振挺因病逝世。许多老同

学、老同事永远怀念他。

怀念吕振挺同志
□徐杲

大司巷幼儿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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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花坊集体创作

花的回忆

老永康县城有一座老桥叫和平桥。桥下是永康母

亲河华溪，桥边就是永康县革委会所在地，平日居民百

姓往来不绝。遇上赶集，乡下农民从四镇八村络绎赶

来，常常把和平桥堵得水泄不通。此时，坐落在西侧桥

头的桥头布店常常成了人们暂时落脚的首选。

布店连排四间店面，里面布料算得上齐全。价格昂

贵成交量小的毛呢料及丝绒类，什么华达呢、将军呢、毛

哔叽，以及金丝绒、灯芯绒还有真丝、印度绸等，卷成桶

状竖着陈列在墙面柜里。其他便宜的棉布类，咔叽、人

造棉、劳动布、斜纹布、棉布混纺等，就摆在铺面上，方便

顾客挑选。那时的布料颜色单一，大多是黑、灰、蓝、白，

格子布和花布品种不多。偶尔有些颜色鲜艳花色时髦

的，因数量少，常常刚到铺面就被消息灵通者捷足先登

抢购一空。

儿时无聊又贪玩，没事干时逛商店也是乐趣。布店

是最没看头的，可布店也有秘密武器——头顶飞梭。原

来营业员与收银台之间的钱款票证结算全凭头顶一道

双向回路的细钢丝缆绳，缆绳上有个票夹子，营业员收

钱之后，用头顶的票夹子夹住钱票收据，扬手一甩到了

最高处的收银台，收银员“噼里啪啦”算盘子一拨，算清

找零后，连同收据用票夹夹住，又顺手甩了下来。那票

梭速度奇快，破空而来，营业员都训练有素，空中一伸手

就能拿住。有时候店里多位顾客同时交易，那空中飞梭

穿梭来去，让人目不暇接。

同学阿平的娘在这家布店当营业员。她声音沙哑却

洪亮，语速很快，做事干脆又利落。她量布卖布时动作熟

练，手拿木尺上下翻飞，双手并用如攒花挟蝶。扔飞梭也

很利落，腰身一扭，扬手一抬，票夹子像一只穿花蝴蝶高

速飞向高处的收银台。等到票梭回甩，阿平娘又像武林

高手接飞镖一般，手上也像长了眼睛，瞅准时机右手向上

一伸，早已神准地拿住，动作一气呵成，非常漂亮。

花布是抢手货。城里的半大孩子有一句方言顺口溜

调侃乡下人：“乡下人落街，屁股翘上天，花花衣裳当招

牌。”乡下人没见识，看见布店里琳琅满目的陈设，一下子

花了眼。东看西看左挑右拣，手里攥着的一张十元钞票

几乎捏出水来，还是吃不准定不下。阿平娘从不歧视乡

下人，还有一绝招，见面时上下打量一番对方高矮胖瘦，

不但一眼就能判定对方适合穿什么布料，而且目测奇准，

张口说几尺几寸，扯出布来回家请裁缝师傅一量，果然不

差上下。时间长了，有的老顾客进店买布，指名只找阿

平娘。有时不巧，赶上阿平娘轮休，宁肯下回再来。

阿平娘家的老大阿健中学毕业就参军去了。那时

候人人羡慕军人，家里有人当兵，自然门楣光耀。阿健

从部队回来探亲，看上了县革委会老刘的长女秀梅。两

人原是中学同学，私下约会了好几次。秀梅是个百里挑

一的美人，家里又是革命干部，做娘的十分满意。只是

老大在部队干了几年一直没有提干，还是个愣头兵，说

出去不太响亮。做娘的顾不得，亲自上门拜访。

头回上门不能空手。阿平娘自己没有女儿，偏偏手

头最多的就是平日积攒买下的零头花布。可别小看这

零头布，这可是当年最紧俏的商品。所谓零头布，是指

一捆布料扯到最后，剩下来的那几尺散碎布头。花布本

身就十分抢手，更重要的是，根据商店规矩，零头布因为

够不上全套尺寸，自然降价甚至对折处理还不需要布

票。有的布头尺幅稍阔，虽做不了大件，给个头矮小的

孩子做件花衣服仍绰绰有余。

阿平娘挑了一红一绿两块花布零头，寻张纸一包，

扎上线绳提着上了门。这边是顺水人情没花几个钱，那

边却是久旱逢雨喜从天降。秀梅娘接过礼物一看，一块

红底百花，一件黑纹绿地，顿时对两块布料爱不释手。

小女儿秀丽早就吵着要穿花衣裳，这回踏破铁鞋得来全

不费工夫。反正亲事如果谈成，守着布店婆婆，秀梅将

来穿戴一定不愁，秀梅娘自作主张给小女做了两件春秋

衫。秀丽刚读初中，小荷尖角初露正要臭美，新衣穿上

就舍不得脱。过年节也穿，平时也穿，头天晚上将花衣

服垫在枕头底下压平，第二天穿出去，头仰得高高的。

那桩婚事因种种原因最后没成，却成全了秀梅小妹

的花衣梦。从保存至今的初中毕业黑白集体照上，仍能

清晰辨出，两排女生清一色几乎个个都是单色布衣，只有

排在中间的秀丽，身穿花衣笑容嫣然，满足感展露无遗。

也难怪一直到现在，自己都要做奶奶的人了，秀丽

总还记得当年那两件花衣裳，惦着至今年已九旬，仍声

音洪亮，眼不花耳不聋的阿平娘。


